
约瑟夫 史瓦兹从他熟悉的地球上永远消失之前两分钟，

正在芝加哥市郊赏心悦目的街道上闲逛，心中默念着伯朗宁

的诗句。

就某个角度而言，这是件颇为奇怪的事，因为在任何一

位路过的行人看来，史瓦兹都不像那种会吟诵伯朗宁诗的人。

他的外表与真实身份完全一致：一个退休的裁缝，从未受过

当今文明人所谓的“正规教育”。然而，受到求知欲的驱策，

他随兴读过许多东西。由于对知识饥不择食，他可说各种学

问都稍有涉猎，且拜极佳的记忆力之赐，读过的东西都能记

得一清二楚。



比如说，当他较年轻的时候，曾经读过两遍罗勃

的长诗《宾

伯朗宁

以斯拉博士》，所以当然印象深刻。虽然大部分

内容已模糊不清，但是过去这几年来，开头的三句却一直徘

徊不去，仿佛心脏的律动一般。而今天，一九四九年的初夏，

一个非常晴朗、非常明媚的日子，他又自言自语吟哦着，深

深沉浸在宁静的心湖中：

与我共同老去！

良辰美景可期，

生命的终点，何尝不是源头的目的

史瓦兹能充分体会这个意境。他少年时期在欧洲吃了许

多苦，成年后来到美国，又为生存奋斗了半辈子，相较之下，

一个平静、安逸的晚年算是很大的福气。他住着自己的房子，

口袋里有积蓄，他已经可以退休，也的确这样做了。他的妻

子身体健康，两个女儿婚姻美满，有个外孙陪伴他度过美好

的晚年，还有什么值得他担心的？

当然，原子弹是个大问题。但史瓦兹始终深信人性本善，

认为不会再有另一场大战发生；因原子弹怒爆而产生的炼狱，

不会再在地球上出现。因此，他对路过的儿童投以宽容的微

笑，并在心中暗自为他们祈福，愿他们能迅速顺利地度过少

年期，将来的日子则是平安幸福的良辰美景。

前面走道中央躺着一个布娃娃“褴褛安妮”，正对他发出

痴痴的微笑。他看到这个暂时的弃儿，便赶紧抬起脚来，不

忍踩在它身上。当他的脚尚未完全着地时⋯⋯



核能研究所坐落在芝加哥另一个角落，其中的成员掌握

着有关人性的精粹理论，不过他们又有几分惭愧，因为直到

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发明出定量测量人性的装置。每当他们

想到所谓的人性时，常会祈望上天显灵，别让人性（与该死

的天分）将每样无邪而有趣的发现，都转变成可怕的杀人武

器。

然而，一名研究员，即使平日不会出于良知，中止足以

毁灭半个地球的核能研究，但在危急的时刻，他却可能冒着

生命危险，去拯救一个普通同胞的性命。

最初引起史密斯博士注意的，是年轻化学家身后出现的

一道蓝光。

当时他正经过那扇半掩着的门，立刻停下脚步向内望去。

年轻开朗的化学家坚宁斯，正在一面吹着口哨，一面将量瓶

中量妥的溶液倒出来。溶液中有些白色粉末，正在缓缓扩散，

于各个不同时刻溶解成液体的一部分。一时之间虽看不出什

么异状，但在下一刻，最初令史密斯博士驻足的直觉，却驱

使他即时采取行动。

他急忙冲进实验室，抓起一把码尺，将实验台上的东西

尽数扫落。有些熔融的金属洒在地板上，发出可怕的“嘶嘶”

声。此时，史密斯博士感到一滴汗珠滑到鼻尖。

年轻化学家茫然地瞪着混凝土地板，原本飞溅开来的银

色金属，这时已凝固成薄薄的斑痕，但仍辐射出极强的热量。

他含糊地问道：“怎么回事？”

史密斯博士耸了耸肩，自己也有点心神恍惚：“我不知

道，你告诉我⋯⋯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这里什么事也没有，”年轻化学家喃喃抱怨，“那只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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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生铀的样品，我正要进行电解铜测定⋯⋯我不知道能有什

么事发生。”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年轻人，我告诉你我看到了什么。

那个白金坩埚放出一道晕光，这就代表有强烈的放射线产生。

铀，你是这么说的吗？”

“是的，但只是生铀罢了，那并不危险。我的意思是，极

高纯度是产生核分裂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对不对？”他很快舔

了舔嘴唇，“你认为是核分裂吗，博士？它并不是钸，也没受

到轰击。”

“此外，”史密斯博士深思熟虑地说，“即使它很纯，它也

在临界质量之下。”他看了看皂石台，又看了看柜橱表面烧得

起泡的油漆，以及混凝土地板上的银色斑纹。“可是铀大约在

度时才会熔化，我们目前对核反应现象还不太

了解，因此绝不能掉以轻心。总之，此地一定已经充满杂散

的放射线。等这团金属冷却后，年轻人，你最好把它刮下来，

搜集在一起，进行彻底的分析。”

他若有所思地环顾四周，然后走向另一侧的墙壁。墙上

有个大约与肩头同高的斑点，这又令他感到不安。

“这是什么？”他对那位化学家说，“它一直在这里吗？”

“什么，博士？”年轻人紧张兮兮地向前走去，然后盯着

博士所指的斑点。其实那是个小圆孔，有可能是将一根细铁

钉敲进墙壁，再拔出来后所造成的结果。不过，那根钉子必

定贯穿了水泥与红砖建成的墙壁，因为阳光能从那个小孔透

进室内。

年轻化学家摇了摇头：“我从来没见过，但我也从未仔细

寻找，博士。”



史密斯博士什么也没说，他缓缓向后退去，退到了恒温

器旁。恒温器是薄铁皮制成的平行六面体，借着电动机带动

搅拌器转个不停，使内部的水永无休止地团团打转。而位于

下方充作热源的电灯泡，则随着水银继电器一开一关的“喀

哒”声，发出时明时灭、令人心神涣散的闪光。

“好的，那么，这个斑点以前就有吗？”说完，史密斯博

士伸出手指，轻轻刮着位于恒温器侧面、接近顶端的那个斑

点。事实上，那是个钻透铁皮的完美微小圆孔，它比恒温器

的水面还要高出一点。

年轻化学家睁大了眼睛：“不，博士，它以前绝不在那

里，这点我可以保证。”

“嗯，另一侧也有一个吗？”

“哼，没有才见鬼呢。我的意思是有，博士！”

“好吧，你过来这里，从这两个小孔看出去⋯⋯把恒温器

关上，拜托，就保持那个姿势。”他一根手指按在墙壁的小孔

上，“你看到了什么？”他叫道。

“我看到你的手指，博士，那就是小孔的位置吗？”

史密斯博士并未回答，他故作冷静地说：“向另一个方向

看去⋯⋯现在你看到了什么？”

“什么也没看到。”

“可是原来盛铀的那个坩埚，刚才正好就放在那里。你看

到的正是那个位置，对不对？”

“我想是吧，博士。”回答得很勉强。

实验室的门始终没关上，史密斯博士瞥了一眼门上的门

牌，再以冷漠的口气说：“坚宁斯先生，这绝对是最高机密，

你不可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明白吗？”



却足以穿过一根铁钉。

“绝对不会，博士！”

“那么，让我们离开这里吧。我们去请放射处理人员来检

查这个地方，你我都得在医务室关上一阵子。”

“你的意思是，放射线灼伤？”年轻化学家脸色发青。

“我们很快就会知道。”

结果，两人都没有放射线灼伤的严重迹象。红血球数量

正常，发根也未显出任何异状。恶心的感觉最后被诊断为心

理作用，此外也没有其他症状出现。

人提出解释

而在整个研究所中，不论当时或是后来，始终没有任何

坩埚中的生铀虽比临界量少很多，而且没有

受到中子轰击，为何竟会突然熔化，并辐射出可怕而影响深

远的晕光。

唯一的结论是，核物理学还有古怪而危险的漏洞存在。

最接近坩埚原来位置的小孔几乎看不见；恒温器另一

史密斯博士最后虽然写了一份报告，却没有完全照实叙

述。他未曾提到实验室中出现的小孔，更没有提到它们的大

小

与那个可怕侧的小孔则稍微大些；而墙壁上的那个小孔

位置的距离是恒温器的三倍

一道循着直线扩散的光束，沿着地球表面行进数英里之

后，地球的曲率才会使它充分偏离地表，而无法继续造成危

害。但在此之前，它的截面已能有十英尺宽。等到偏离地球，

进入虚无的太空后，它还会继续扩散，强度则不断减弱，成

为宇宙结构中奇异的一环。

他从未将这个奇想告诉任何人。

他也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说事发后第二天，他人还在

医务室中，就特地要来早报，仔细读着每一条新闻。至于想



对约瑟夫

找什么消息，他心里完全有数。

可是在一个大都会中，每天都有许多民众失踪。并没有

人带着一个荒诞的故事，大惊小怪地跑去找警察，说在他的

眼前，有一个人突然消失。至少，报纸上没有这样的记载。

最后，史密斯博士强迫自己忘掉这件事。

史瓦兹而言，它则是发生于两步之间的变化。

他当时正抬起右脚，想要跨过那个“褴褛安妮”，突然间却感

到一阵昏眩。仿佛在这么短的时间中，一股旋风便将他举起

来，使他感到内脏好像全部翻出体外。当他的右脚再度着地

时，他重重吐了一大口气，觉得自己缓缓缩成一团，同时滑

倒在草地上。

他闭着双眼，等了很长一段时间，才重新睁开眼睛。

这是真的！他坐在一片草地上。可是在此之前，他正在

混凝土的道路上行走。

所有的房舍都不见了！先前那些白色的房子，每一栋前

面都有草坪，一排一排整整齐齐，现在全部不见了！

他坐的地方不是草坪，因为这片草地太过茂密，而且未

经人工修剪。此外周围有不少树木，许许多多的树木，而远

方地平线上还有更多。

当他看到那些树木时，他受到的惊吓达到了顶点，因为

树上的叶子有些已经变成红色，而他的掌缘则摸到又干又脆

的落叶。他虽然是城里人，可秋天的景致还是不会看走眼的。

秋天！可是，他刚才举起右脚时还是六月，四周都是充

满生气的绿油油一片。

他刚想到这点，便自然而然望向双脚。接着他发出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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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尖叫，伸手向前抓去⋯⋯他原本想跨过的那个布娃娃，是真

实的小小象征，是⋯⋯

咦，不对！他以颤抖的双手抓住布娃娃，将它翻来覆去

看了半天。它已不再完好，却没有坏得一塌糊涂，而是从中

一剖为二。这不是很奇怪吗？从头到脚非常整齐地切开，里

面填充的线头完全没有弄乱。只是每条线头都被切断，而且

断口十分平整。

此时，左脚鞋子上的亮光吸引了史瓦兹的注意。他勉强

将左脚抬到右膝上，双手仍抓着那个布娃娃。结果他发现鞋

底的最前端，也就是比鞋帮还要突出的部位，同样被整整齐

齐切掉。那样光滑的断口，世上没有任何鞋匠手中的刀割得

出来。从这个难以置信的光滑切口上，闪耀出几乎可谓澄澈

的光芒。

史瓦兹的困惑沿着脊髓上升，一直达到大脑，终于使他

吓得全身僵硬。

最后，他开始大声说话，因为即使是自己的声音，也能

为他带来安慰。除此之外，周围的世界已是全然的疯狂。他

所听到的，则是低沉、紧张而带着喘息的声音。

他说：“首先我能确定，我没有发疯。我的感觉和过去一

模一样⋯⋯当然，假如我真疯了，我也不会知道，不是吗？

”他感到体内歇斯底里的情绪开始上升，赶紧尽力将

它压下去，“一定另有可能的解释。”

他寻思了一番，又说：“一个梦，也许吧？我又怎么知道

这是不是梦呢？”他掐了自己一下，立刻感觉到疼痛，但他仍

摇了摇头：“我总是能梦见自己感到被捏痛，这可不是什么证

据。”



或者说，应该是两小时

他绝望地四下张望。梦境能够这么清晰、这么详细、这

么持久吗？他曾读过一篇文章，说大多数梦境顶多持续五秒

钟，都是由睡眠中轻微的干扰诱发的，而人们感到梦境持续

很久，则完全是一种假象。

这样子自我安慰，简直是弄巧成拙！他撩起衬衣的衣袖，

盯着戴在腕上的手表。秒针不停地转了又转，转了又转。假

如是一场梦，这五秒钟简直长得令人发疯。

他向远方望去，并伸手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会不会是

失忆症？”

他没有回答自己的问题，只是慢慢将头埋进双手之中。

假使当他抬起脚的时候，他的心灵从熟悉、长久以来忠

实追随的轨道上滑开⋯⋯假使三个月后，到了入秋时分，或

是一年零三个月后，或是十年零三个月后，他来到这个陌生

的地方，迈出这个脚步之际，他的心灵恰好归来⋯⋯啊，那

就会好像只有一步，而这一切⋯⋯那么，过去这段期间，他

究竟在哪里，又做过些什么事？

“不！”他高声喊出这个字。不可能是这样！史瓦兹看了

看身上的衬衣，正是他今天早晨穿上的那件，或者应该说想

必是今天早晨，因为它现在还是一件干净的衬衣。他突然想

起一件事，连忙将手伸进外套口袋中，掏出了一个苹果。

他发狂地猛咬那个苹果，它非常新鲜，而且仍带一丝凉

意，因为两小时前它还在冰箱里

而那个小布娃娃，又该如何解释呢？

他感到自己快要疯狂了，这一定是一场梦，否则他就是

真正的精神错乱。

前。



他又注意到时辰也有了变化。现在已经接近黄昏，因为

影子都拉长了。突然间，周遭的死寂与荒凉涌入他的脑海，

令他感到不寒而栗。

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他得去找人，任何人都好，这是

很明显的一件事。他也得找到一间房子，这是同样明显的事。

而想找到人家，最好的办法是先找到一条路。

他自然而然转向树木显得最稀疏的方向，迈步向前走去。

最后，他终于找到一条笔直而毫无特色的沥青碎石路，

此时黄昏轻微的凉意已钻进他的外套，树梢变得暗淡而模糊

不清。他感动得热泪盈眶，连忙向那条路奔去，脚底下坚实

的感觉实在太可爱了。

可是，前前后后都看不见任何东西，一时之间，他感到

寒意再度袭上全身。他原本希望能遇到汽车，再向车中的人

挥挥手，问道（他热切地大声喊了出来）：“是不是要去芝加

哥？”那是再简单不过的事。

假如他根本不在芝加哥附近，那该怎么办？没关系，任

何一个大城市都好，只要能找到电话。他口袋里只有四元两

角七分，但警察总该到处都有⋯⋯

他沿着公路向前走，故意走在正中央，而且不断向前后

张望。他并未注意到太阳下山了，也没注意到第一批星辰已

出现在天际。

没有汽车，什么都没有！四周马上就要黑得伸手不见五

指了。

这时，他以为原先的昏眩又回来了，因为左方的地平线

竟然闪闪发光。从树林的隙缝间，可以看到蓝色的冷光。那

不是森林火灾，在他的想像中，森林大火应该是跃动的红色



火焰，他看到的却是幽暗、弥散的光芒。此外，脚下的碎石

路似乎也微微发亮。他弯下腰摸了摸地面，感觉却很正常。

但是，他的眼角的确能看见微弱的闪光。

他不知不觉开始在公路上狂奔，两脚踏出沉重而不规则

的节奏。他发现手中还抓着那个破了的布娃娃，马上奋力将

它抛到身后。

生命的残躯，还对他频送秋波⋯⋯

他突然慌忙停下脚步。不论它是什么，总是他神智清醒

的一个证明。他绝对需要它！于是他趴在地上，在黑暗中摸

索半天，终于找到了那个布娃娃。在极度昏暗的光线中，它

看来好像一团黑炭。填充物全掉了出来，他心不在焉地把它

硬塞回去。

然后他再度上路。心情太坏了，根本跑不动，他对自己

说。

他的肚子越来越饿，当看见右侧出现闪光时，他实实在

在感到了惊讶。

显然，那是一栋房子。

他发狂地大叫，却得不到回答，但那的确是一栋房子。

经过数小时的恐惧与无可言状的茫然，他终于看到真实的光

芒。他立刻离开公路，朝那个方向奔去，跃过水沟，绕过树

林，穿过矮树丛，还跨过一条小溪。

真奇怪！连小溪中也闪烁着磷光！不过，注意到这件事

的，只有他心思中极小的一部分。

他总算来到那栋房舍前，伸手便能触及这座白色的坚实

建筑。它的质料非砖非石，也不是由木材建成的，不过他丝

毫未曾留意；它看来像是普通而结实的瓷质，但他也毫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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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他唯一的目的是要找一扇门，当他终于找到时，却发现

根本没有门铃。于是他使劲踢着门，同时发出恶魔般的吼叫。

他听见屋内响起了一阵骚动，其中还夹杂着咒骂。那是

人发出的声音，听来多么可爱，于是他再度大叫。

“嘿，在这里！”

门打开了，伴随着一声微弱而滑润的转动声，屋内出现

一名女子，双眼闪着警戒的目光。她长得又高又壮，在她身

后还有一个瘦削的身形，那是个面容严肃的男子，身上穿着

工作服⋯⋯不，不是工作服。事实上，那种衣服是史瓦兹从

未见过的，但就感觉而言，它的确像是工人穿的工作服。

史瓦兹却没心思分析这些。在他的眼中，他们以及他们

的服装，看来实在漂亮极了。他就像一个孤独已久的人，突

然看到老朋友一般兴奋。

那女子开口说了一句话，她的声音很悦耳，可是口气相

当冰冷。史瓦兹连忙伸手抓住大门，撑住摇摇欲坠的身子。

他开始蠕动嘴唇，却说不出任何话。突然之间，那些最骇人

的恐惧感又向他袭来，掐住他的气管，捏紧他的心脏。

因为那女子说的语言，史瓦兹从来也没听过。



这天傍晚，天气凉爽宜人，洛雅 玛伦与木讷的丈夫亚宾

正在玩牌。在房间的某个角落，一名老者坐在电动轮椅上，

一面愤愤地将报纸翻得沙沙作响，一面叫道：“亚宾！”

玛伦没有立即答应，他仍仔细抚搓着又薄又滑的长亚宾

方形纸牌，考虑下一张牌该怎么打。当他终于做出决定后，

他以一句漫不经心的“你要什么，格鲁？”作为回答。



一头白发的格鲁将报纸拉下一点，凶巴巴地望着他的女

婿，再次将报纸翻得沙沙作响。他感到那种噪音能为自己带

来极大的解脱。倘若一个人精力充沛，却被迫钉在轮椅上，

双腿成了两根没用的枯枝，太空在上，那么他一定会找到某

种方式，来宣泄他心中的不满。而格鲁的道具便是报纸，他

用力翻扯着，夸张地挥动着，在有必要的时候，还会拿起报

纸敲敲打打一番。

格鲁知道，在地球以外的地方，家家户户都备有传讯机，

它能将最新消息印在微缩胶卷上，使用标准的阅读机就能阅

读。可是格鲁心中瞧不起这种东西，那是种无能而堕落的习

惯！

格鲁说：“你有没有读到考古远征队要来地球的消息？”

“没有，我还没看到。”亚宾以平静的口气答道。

格鲁其实是明知故问，因为除了他自己，根本没有人看

过今天的报纸，而他们家去年便已不再接收超视。不过，反

正他这句话只是用来当开场白。

他说：“嗯，有个考古队要来，而且是帝国资助的。你有

何看法？”

他开始朗读报纸的内容，语调变得有些古怪，大多数人

高声朗读时，都自然而然会改用这种不自然的语调。“贝尔

艾伐丹，帝国考古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在接受银河通讯社访

问时，满怀信心地说明此次考古研究可预期的重大结果。这

一次，他的研究对象是地球这颗行星，它位于天狼星区外缘

（参考星图）。‘地球，’他说，‘它的古老文明与独一无二的

环境，孕育出一个畸形文化。长久以来，我们的社会科学家

一直忽视它的重要性，只将它视为当地政府的一个棘手课题。



亚宾

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未来一两年内，借着对于地球的研

究，将为社会演化与人类历史的某些既有基本观念，带来一

次革命性的改变。’等等。”他以华丽的花腔结束了这段朗诵。

玛伦没怎么注意听，他咕哝道：“他所谓的‘畸形

文化’是什么意思？”

玛伦则根本没听进去，她只是说：“轮到你了，亚

洛雅

洛雅

宾。”

格鲁继续说：“咦，难道你不要问我，为什么《论坛报》

要刊登这篇报道？你知道如果没有一个好理由，即使付一百

万帝国信用点，他们也不会刊登银河通讯社发布的新闻稿。”

他等了半天，却没等到任何回答，于是又说：“因为他们

还附了一篇社论，整整一版的社论，把艾伐丹这家伙轰得天

昏地暗。这个人想来这里进行科学研究，他们就使尽吃奶力

气设法阻止。看看这种煽惑群众的言词，看看啊！”他将报纸

拿在他们面前摇晃：“读一读啊，为什么不读呢？”

玛伦放下手中的牌，紧紧抿起薄薄的嘴唇。“父

亲，”她说，“我们辛苦了一整天，现在别再谈政治了。等会

儿再说，好吗？拜托，父亲。”

格鲁面露不悦之色，模仿女儿的口气说：“‘拜托，父亲！

拜托，父亲。’我看得出来，你一定对你这个老父亲厌烦透

顶，甚至舍不得随便说两句，跟他讨论一下时事。我想是我

连累了你们，我坐在这个角落，让你们两个人做三份的工作

⋯⋯这是谁的错？我还很强壮，我愿意工作。你也知道，我

的腿只要接受治疗，就一定可以痊愈。”

他一面说话，一面拍打着那双腿。那是几下用力、粗暴、

响亮的巴掌声，但他只能听见，却没丝毫感觉。“我无法接受



他

治疗，唯一的原因是我太老了，已经不值得他们帮我医治。

难道你不认为这就是‘畸形文化’吗？一个人明明可以工作，

他们却不让他工作，这种世界你还能找出别的形容词吗？众

星在上，所谓的‘特殊制度’实在荒谬绝伦，我认为现在该

是我们中止的时候了。它们不只是特殊，简直就是疯狂！我

认为⋯⋯”

他奋力挥舞双臂，由于气血上涌，他的脸孔涨得通红。

亚宾却从椅子上站起来，伸手紧紧抓住老人的肩头。他

说：“有什么好心烦的呢，格鲁？等你看完报纸，我一定读一

读那篇社论。”

“当然，但你会同意他们，所以说有什么用呢！你们这些

年轻人，都是一群软骨头，只不过是那些古人手中的海绵。”

此时洛雅厉声道：“好啦，父亲，别提那种事。”她坐在

那里，静静听了一会儿，自己也说不出为什么这样做，可是

每次只要提到古人教团，亚宾就会感到一阵刺骨的凉意，

这次也毫无例外。格鲁这样口没遮拦，实在是不安全的举动，

他竟然嘲笑地球的古代文化，竟然⋯⋯竟然⋯⋯

啊，都是那个下贱的“同化主义”。他赶紧吞了一下口

水，这个词汇实在丑恶，即使想一想都令人受不了。

当然，格鲁年轻的时候，曾经盛传一些放弃古代旧规的

愚蠢言论，可是现在时代不同了。格鲁应该知道这点

也许知道，只不过身为一名禁锢在轮椅上的“囚犯”，他唯一

能做的就是数着日子，等待下一次普查来临，因此很难保持

一个理性与理智的头脑。

也许三人之中，要算格鲁最能处之泰然，不过他没有再



说什么。时间一点一滴地溜走，他变得越来越安静，报纸上

的铅字则越来越模糊。他还没时间仔细阅读体育版，原本摇

摇晃晃的脑袋便缓缓垂到胸前。他发出轻微的鼾声，报纸则

从他的指缝溜到地下，发出最后一下无意的沙沙声。

然后，洛雅以忧心忡忡的口气，悄声道：“我们这样对

他，也许不能算是仁慈，亚宾。像父亲这样的遭遇，过着这

种生活实在非常痛苦。跟他以往熟悉的生活比较起来，这样

活着简直生不如死。”

“好死不如赖活，洛雅。他现在有报纸和书籍跟他做伴，

就让他闹吧！像这样一点点的激动，可令他精神振奋，他会

有几天快乐安详的日子了。”

亚宾又开始研究手中那副牌，当他正要打出一张的时候，

大门突然响起一阵敲击声。但随之而来的嘶哑叫喊，却听不

出是在说些什么。

亚宾的手震了一下便僵住了。洛雅盯着她的丈夫，双眼

透出恐惧的目光，下唇则不停在打战。

亚宾说：“把格鲁推走，快！”

当他这样说的时候，洛雅已经来到轮椅旁边。她一面推

着轮椅，一面轻声哄慰着老者。

但轮椅刚刚转动，格鲁便立即惊醒。他发出一声喘息，

然后坐直身子，自然而然伸手摸索着报纸。

“怎么回事？”他气呼呼地质问，声音还特别大。

“嘘，没有关系。”洛雅含糊地说了一句，便将轮椅推到

隔壁房间。然后她关起门来，背靠在门上，她平坦的胸部剧

烈地起伏着，眼睛却在寻找丈夫的目光。此时，又传来另一

阵敲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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